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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安
憶
是
誰
？
中
國
作
家
協
會
現
任
副
主
席
，
復
旦
大
學
中
文
系
教
授
，

作
家
茹
志
娟
的
女
兒
。
近
日
，
她
在
復
旦
大
學
研
究
生
畢
業
致
辭
中
忠
告
學
生

們
﹁不
要
盡
想
着
有
用
﹂
、
﹁不
要
過
於
追
求
效
率
﹂
、
﹁不
要
急
於
加
入
競

爭
﹂
。這

被
媒
體
稱
為
對
年
輕
人
﹁三
囑
﹂
的
勸
告
，
我
有
一
個
半
不
認
同
：
一

個
不
認
同
的
是
﹁不
要
急
於
加
入
競
爭
﹂
。
物
競
天
擇
，
乃
宇
宙
、
社
會
不
可

抗
逆
的
規
律
。
競
爭
，
從
來
不
由
人
。
本
來
就
處
在
競
爭
環
境
之
中
，
卻
要
跳

出
於
競
爭
之
外
，
這
與
異
想
天
開
要
提
着
自
己
的
頭
髮
離
開
地
球
有
何
區
別
！

半
個
不
認
同
的
是
﹁不
要
過
於
追
求
效
率
﹂
。
就
因
為

，
惰
性
是
人
的
天
性
，
講
求
效
率
是
社
會
發
展
的
需
要
，
卻

又
從
來
不
是
出
自
個
體
或
群
體
的
自
動
自
發
；
追
求
效
率
因

此
不
是
錯
，
缺
少
效
率
在
任
何
時
候
任
何
地
方
都
不
受
歡
迎

。
在
這
樣
的
背
景
下
要
年
輕
人
﹁不
要
過
於
追
求
效
率
﹂
，

顯
然
有
點
誤
人
子
弟
。
可
對
於
那
些
講
求
效
率
﹁過
於
﹂
的

年
輕
人
，
這
提
醒
又
有
適
當
的
成
分
。
原
因
無
他
，
講
求
效

率
一
﹁過
於
﹂
，
定
然
是
廢
寢
忘
食
、
捨
生
忘
死
，
身
心
健

康
不
可
持
續
。
這
﹁不
可
持
續
﹂
，
小
而
言
之
，
自
己
因
小

失
大
不
划
算
；
大
而
言
之
，
有
違
社

會
投
入
產
出
法
則
。

惟
獨
這
個
﹁不
要
盡
想
着
有
用

﹂
，
我
以
為
是
對
年
輕
人
的
中
肯
提

醒
。

我
認
同
重
慶
能
源
集
團
一
位
優

秀
年
輕
採
礦
工
程
師
的
理
解
，
﹁不

要
盡
想
着
有
用
﹂
有
三
層
意
思
：
學

習
不
要
只
追
求
﹁有
用
﹂
，
有
用
之

書
要
讀
，
無
用
之
書
—
—
哲
學
、
文
學
也
要
讀
，
人
在
增
長

知
識
與
能
力
之
外
，
也
要
提
升
人
文
素
養
；
做
事
不
要
只
想

着
﹁有
用
﹂
，
急
功
近
利
地
只
顧
着
幹
大
事
掙
大
錢
出
政
績

獲
殊
榮
，
不
願
埋
頭
苦
幹
，
輕
視
長
期
的
積
累
；
為
人
不
要

只
想
着
﹁有
用
﹂
，
勢
利
眼
地
以
官
職
、
衣
帽
、
錢
財
取
人

，
投
機
取
巧
，
恃
強
凌
弱
，
凡
關
乎
身
名
利
慾
的
就
趨
之
若

騖
，
否
則
一
概
疏
之
冷
之
。

經
驗
告
訴
我
們
，
﹁盡
想
着
有
用
﹂
的
背
後
是
超
強
的

功
利
心
。
從
道
理
上
講
，
人
非
神
仙
，
總
要
吃
喝
，
功
利
性
的
價
值
取
向
其
實

也
不
完
全
錯
，
可
講
功
利
也
得
有
個
分
寸
，
注
意
適
可
而
止
，
否
則
必
定
短
視

，
難
以
自
省
，
生
存
方
式
和
生
活
狀
態
就
一
定
會
出
問
題
。
不
信
看
看
我
們
身

邊
，
那
些
功
利
心
過
頭
的
人
有
幾
個
活
得
瀟
灑
自
如
，
精
神
充
實
？
又
有
幾
個

不
是
以
品
德
低
下
、
損
人
害
人
而
人
共
遠
之
鄙
之
？

過
分
追
求
功
利
的
浮
躁
的
社
會
，
尤
其
需
要
﹁無
用
﹂
—
—
非
功
利
性
的

價
值
導
向
。
王
安
憶
的
﹁不
要
盡
想
着
有
用
﹂
的
提
醒
，
就
是
對
非
功
利
性
價

值
導
向
的
強
調
，
對
輕
忽
非
功
利
價
值
導
向
的
年
輕
人
的
忠
告
。

說來好笑， 「吹牛
」竟然成了當下青年的
一個群體特徵。《中國
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
近日的一項調查顯示，
有百分之六十二點九的
受訪者，認為在當下的

年輕人中，愛吹牛的風氣 「很嚴重」。還有百
分之四十點六的人明確表示，非常反感愛吹牛
的年輕人。受訪者中，七○後佔百分之三十四
點八、八○後佔百分之三十八點八。

一個已經工作幾年的大學畢業生，把每次
的同學聚會，比做是 「吹牛大會」。比婚姻，
比房子，比收入，比職務，比消費，比朋友。
你說你家的房子 「一二○」，他就說他家的
「一五○」；你說你月薪過萬元，他就說他遠

不止這個數。
在日常生活中，也經常會遇到這樣的年輕

人。有的吹 「人脈關係」，某某親戚當大官，
某某朋友做老闆，想辦什麼事，只需打招呼。
有的吹 「經濟收入」，明明月薪兩三千，卻說
是五六千。有的吹 「個人消費」，下過什麼樣
的飯店，喝過什麼樣的名酒，穿過什麼樣的名
牌，去過什麼樣的景點，好像自己就是鑽石王
老五。還有的吹家庭、吹伴侶、吹職位、吹待
遇等，但無論吹什麼，都是往大裡說，往好了
說，或者把一說成二，或者把驢說成牛。

「吹牛」確實有一些好處。首先可以給自
己帶來快樂。每吹出一個 「亮點」，在聽者的
喝彩和歡呼聲中，個人都會有 「一覽眾山小」
之感，飄飄然，暈乎乎，彷彿真的高人一等。

其次能夠換來別人的尊重。那些曾經不把自己放在眼裡的人
，如今不得不刮目相看；那些覺得不如自己的人，不得不倍
加羨慕。更重要的是可以釋放心中的壓力。工作、事業、家
庭和生活的壓力，經常讓一些年輕人抬不起頭來。而到了另
外一個人群， 「吹牛」就像減壓閥，能夠使自己的情緒得到
一時的放鬆。

但只要是牛皮，就可能會吹破。有個民間故事講，一個
人說： 「我看見一個大力士，頭有笆斗大。」另一個人說：
「我家鄉有個巨人，站起來頭能挨住房樑。」再一個人說：
「我家鄉有個人更厲害，坐着頭就能挨着房樑。」還一個人

說： 「這些都不稀奇，我家鄉有個巨人，說話時，上唇挨房
樑下唇搭在地上。」周圍的人聽了反問他： 「那麼他站在哪
兒呢？」

這樣的事情，現實生活中也經常發生。有個年輕人，在
公司吹噓自己在火車站有熟人，什麼樣的火車票，他都能買
到。後來公司經理遇到急事，讓他買四張北京到廣州的臥鋪
票。他排了一天隊，也沒有買來。最好只得實話實說，引得
同事嘲笑。還有一個年輕人，和家鄉同學吹噓在北京市中心
買了大房子。後來同學有事來找他，發現他買的房子在六環
以外，而且只有六十平方米。從此，他買房子的故事，也在
同學中成為笑柄。 「吹牛」吹大了社會的浮躁。人與人之間
的差距，本來沒有那麼大，而吹牛者卻用吹大的泡沫和虛假
的信息，刺激他人的神經。導致大街小巷，到處都瀰漫着一
種煩躁不安和急於求成的情緒。

「吹牛」也吹小了自己的形象。 「吹牛」的本意，多是
想抬高自己。而一旦露餡，就會讓人嗤之以鼻。而且人們發
現你一次 「吹牛」，便對你所有的言語都產生懷疑。輕了，
說你 「說話大」；重了，說你 「不誠實」。 「吹牛」代表着
心虛，越虛越吹，越吹越虛。如果牛皮吹破，前功也會盡棄
。所以無論做人做事，都應該摒棄虛榮，腳踏實地。

在澳洲的一個中式餐
館，我看見有道菜叫盤子
地衣，不知道是什麼菜，
便向服務員要了，同行的
友人是北京人，也沒吃過
這道菜，也想嘗嘗是什麼
味。

菜做好後端上來，我們幾個才看清楚，原來
是我們老家俗稱的地皮菜。友人也很久沒有吃過
了，趕緊夾了一口放進嘴裡，嚼了幾口，連連誇
獎，好吃好吃。店家也是中國人，移居澳洲二十
多年了，見我們是陌生面孔，端着酒走過來交換
了名片。一交談，竟是老鄉。大家很開心，很快
便坐在一起聊了起來。

友人問起盤子地衣的事，店家呵呵一笑說，

也是誇大了，本來是地衣炒雞蛋，想一想又太俗
，便起了個盤子地衣的菜名。一是說老家的地衣
大，二是為了獵奇，吸引顧客眼球。

這些地衣都是從老家帶來的？我疑惑地問。
是啊！你們趕巧了，我妹妹剛從老家趕來，這些
都是鄉親們從地裡拾的，很新鮮，你們嘗嘗。我
夾了一口，吧嗒吧嗒嘴巴，果然是童年的味道。

其實，地皮菜在農村是比較常見的，它一般
生長在野外人迹罕至的田埂上，槐草地裡，每到
春夏兩季的雨後，滿地的，滿條草埂上皆是被雨
澆開的地皮菜，一大朵一大朵的盛開着。記憶裡
，每每這些季節的雨後，我總會和村子裡的小夥
伴們挎着竹籃，赤着腳到野地裡尋地皮菜。雨後
的地皮菜很好找，遠遠地你就會看到一蓬蓬深褐
色的地皮菜長在野草莖下，成片成片的，幾乎長

滿了整條田埂，整個槐草地。拾這東西時，一定
要細心，地皮菜裡大多會藏着紅紅的蚯蚓，你要
一條條的把牠從裡面挑出來，不然，會很敗胃口
。那時，我們不了解它們是怎麼長出來的，是不
是像稻穀一樣需要種籽，如果它需要種籽，又是
誰來播種的呢？時常，我們無心來探究這樣的答
案，只顧兀自在地上拾着，拾着拾着，冷不丁踩
在茅草尖上，鑽心地疼。

在老家，地皮可做很多花樣，像地皮菜炒雞
蛋、地皮菜炒韮菜、地皮菜炒肉末，地皮菜雞蛋
湯等，這些佳餚，在物質匱乏的年代，不能不說
是一種奢侈。

見我們吃得津津有味，店主又安排廚房做了
地衣肉末端了上來，店家介紹，來這裡就餐的多
為中國移民，家鄉菜很受歡迎。

一九九五年底，我出任
駐越大使，在四年半的任期
內，我努力推動兩國的經貿
合作，其中有一件小事至今
我還記得。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和七
十年代，中越兩國都還實行計劃經濟，中國對越南
提供了大量援助，越南市場上到處都可以看到中國
產品。如中國的鳳凰牌、永久牌自行車，深受越南
消費者歡迎。但到了九十年代，市場上卻再也看不
到中國的優質產品，特別是彩電、電冰箱等家用電
器，則統統被日本的產品佔領了市場。就彩電來說
，中國產品質量保證，價格低廉，可就是很難打入
越南市場。對此我很不服氣，不相信中國彩電就不
能在越南市場打開一個缺口，但一時又沒想出切實
可行的辦法。

一九九九年夏的一天，我和大使館經商處的年
輕人小李外出工作，在返回大使館的途中經過河內
二征夫人街。這裡有幾十家商店都在經營家電生意
，但出售的都是日本產品。當時我靈機一動，便中
途下車，和小李一起走進了門牌為三十五號的Sony
商店。女店主很有禮貌地接待我們。我說明不是來
購買彩電，只是想了解一下為什麼越南市場上沒有
中國的彩電。女店主直率地說，那是因為中國的彩
電價格雖然便宜，但質量沒有保證，越南消費者對
它們還缺乏信心。這時我自我介紹說，我是中國大
使，既然你們商店沒有出售過中國彩電，不知有沒
有雙方合作試銷中國彩電的可能性。接着，我給了
她一張名片，並說如有可能，我將設法推薦一家中
國有實力和信譽好的彩電生產廠家同她具體商量，

所有日本廠商的優惠條件，中國廠商都能做到，而
且會做得更好。我本人和中國大使館將負責擔保，
有什麼問題，請只管到大使館找我。說到這裡，女
店主臉上露出了笑容。她也給了我一張名片，並自
我介紹說，她名叫陳明長，是這個門市部的經理。
她表示聽了我的談話感到很高興，願意向上級領導
單位越南礦產進出口總公司報告，她本人很希望能
夠合作成功。有什麼事將進一步聯繫。

當時我心裡並不知道中國哪家公司更有實力，
更不知道要找中國哪家彩電廠商，便請大使館經商
處研究後提出推薦意見。最後大使館經商處推薦
TCL公司和越方洽談。作為第一步，我出面請越南
礦產進出口總公司的經理、黨委書記、門市部經理
陳明長在河內大酒店吃一次午飯。中方參加的有
TCL公司駐河內的兩名代表、大使館經商參贊王學
文和經商處兩位官員。事先在現場擺放了同樣尺寸
的TCL和日本彩電各一台，並打開同一頻道。大家
邊談邊用餐，同時品評兩台彩電的收視效果。客人
們一致認為TCL彩電的畫面清晰度高，起碼不比另
一台差。雙方都同意進一步具體商談，盡快在Sony
門市部隔壁開闢一間TCL彩電門市部。送走客人後
，我對兩位公司代表說，TCL的外殼不如那台日本
彩電美觀，包裝的紙箱也過於粗糙，希望他們改進
。之後，我在大使館又同TCL的總裁易春雨見了面
。我希望TCL公司本着開拓進取的精神，幹出好樣
子，以質量樹立自己的形象和信譽，打破日本彩電
獨佔越南市場的局面。

經過一番準備，設在 Sony 門市部隔壁的中國
TCL 彩電門市部終於開張了。經銷人還是 Sony 門
市部的女經理陳明長，從此我們也就成為了朋友。

我外出工作時，只要時間允許，就順便過去看看，
了解一下銷售情況。二○○○年春節期間，陳明長
經理邀請我和夫人到她家裡作客，她的丈夫何清景
在國家銀行工作，也出來和我們見面，夫婦倆還擺
上外國名酒來招待我們。

之後，我仍不時去門市部了解情況，得知TCL
彩電銷售得並不理想。陳經理解釋說，主要問題是
越南消費者對中國家用電器尚缺乏了解，一般說來
，越南老百姓的購買力還不夠高，買一台彩電很不
容易。他們的心理狀況是，既然辛辛苦苦積攢了錢
，不買則已，要買就要買一件信得過的產品，而不
會輕易為了省錢而買一件質量沒有保證或不太了解
的產品。我把陳經理的看法及時告訴了TCL公司駐
河內的代表，希望他們堅定信心，知難而上，在這
種情況下更要確保質量，並切實做好售後服務。

二○○○年七月我任滿回國前，陳經理同她丈
夫何先生特意到大使館為我和夫人送行。陳經理感
謝我親自出面牽線，促成了TCL門市部的問世，希
望我們回國後繼續同他們一家保持聯繫。我感謝陳
經理對同中國合作的熱情和對TCL門市部的大力支
持，只是對銷售情況尚未打開局面感到有些遺憾。
這時陳經理反而寬慰我說，雙方已經有了良好的合
作開端，讓更多人了解中國彩電的質量需要有一個
過程，現在有了門市部，就是有了一個窗口，再加
上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朱鎔基總理來訪時又向越南贈
送了一千台中國康佳牌彩電，相信中國彩電會越來
越多地被越南消費者了解和接受，TCL門市部的局
面也一定會進一步打開。我們將努力工作，請大使
放心。

我離任回國一年後聽說，經過不到兩年的努力
奮鬥，TCL公司已經在越南市場上站穩了腳跟，並
正在逐漸打開新的局面。二○○一年第一季度，
TCL彩電在越南市場的佔有率已達百分之五，第二
季度更上升到百分之十，而且TCL公司還在越南南
方同奈省 「邊和經濟開發區」投資建立了專門生產
彩電和 VCD、DVD 等家用電器的工廠。聽到這些
消息，作為中國彩電的一名 「推銷員」，我感到十
分欣慰。

去
年
，
《
富
春
山
居
圖
》
在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合
璧
﹂
。
這
是
海

峽
兩
岸
的
一
件
大
事
。
長
畫
得
以
合
璧
展
出
，
是
藝
文
界
人
士
所
促
成
的

。
據
說
香
港
鳳
凰
衛
視
總
裁
劉
長
樂
，
費
時
十
年
，
奔
走
於
兩
岸
三
十
多

趟
，
除
了
本
身
的
影
響
力
，
還
利
用
鳳
凰
衛
視
的
特
殊
平
台
和
文
化
概
念

，
終
於
促
使
兩
岸
達
成
共
識
，
讓
《
富
春
山
居
圖
》
從
一
件
藝
術
珍
品
，

昇
華
成
兩
岸
相
連
的
文
化
橋
樑
。

《
富
春
山
居
圖
》
為
元
代
畫
家
黃
公
望
年
近
八
十
歲
時
始
創
作
的
一

幅
傳
世
名
畫
。
作
這
幅
畫
時
，
他
每
天
徜
徉
在
富
春
的
山
間
水
畔
。
當
他

完
成
時
已
是
八
十
四
歲
高
齡
了
。
畫
家
是
老
了
，
但
技
巧
卻
更
為
爐
火
純

青
。
八
十
四
歲
，
除
了
技
與
藝
，
還
有
人
生
的
體
悟
。
《
富
春
山
居
圖
》

傳
達
出
來
的
思
想
，
則
是
畫
家
另
一
境
界
的
人
生
情
懷
。
從
此
這
畫
備
受

歷
代
鑒
賞
家
、
畫
家
、
收
藏
家
，
乃
至
皇
室
權
貴
所
推
崇
，
並
稱
之
為

﹁中
國
十
大
傳
世
名
畫
﹂
。
明
時
落
入
一
個
名
叫
吳
洪
裕
的

人
收
手
裡
。
他
對
這
畫
愛
不
釋
手
，
臨
死
前
下
令
將
畫
焚
燒

殉
葬
。
幸
好
他
的
侄
子
及
時
搶
救
，
卻
也
燒
成
了
兩
段
。
前

段
短
，
後
段
長
，
只
好
分
裱
成
兩
幅
。
短
幅
稱
《
剩
山
圖
》

，
長
幅
稱
《
無
用
師
卷
》
。
此
後
的
幾
百
年
來
，
兩
幅
畫
，

各
有
不
同
的
遭
遇
。
《
剩
山
圖
》
在
民
間
輾
轉
流
轉
，
終
於

回
到
原
作
地
—
—
有
位
收
藏
家
將
之
捐
獻
給
浙
江
省
博
物
館

。
而
《
無
用
師
卷
》
從
民
間
進
入
宮
廷
，
成
為
乾
隆
皇
帝
的

至
愛
。
後
來
戰
亂
期
間
隨
着
﹁國
寶
南
遷
﹂
，
顛
沛
流
離
了

十
五
年
後
才
到
達
台
灣
。
因
為
《
富
春
山
居
圖
》
在
台
灣

﹁合
璧
﹂
的
轟
動
，
促
使
我
想
知
道
富
春
江
在
哪
，
並
且
想

去
看
看
。

不
久
前
在
杭
州
聽
到
朋
友
說
富
春

江
畔
的
郁
家
老
宅
，
如
今
已
經
改
成

﹁郁
風
苗
子
藝
術
館
﹂
了
。
我
立
即
問

：
﹁是
黃
公
望
的
《
富
春
山
居
圖
》
的

富
春
江
嗎
？
﹂
回
答
說
是
的
。
我
又
問

：
﹁那
郁
家
老
宅
是
何
許
人
的
？
﹂

﹁不
就
是
雙
郁
雙
烈
咯
。
﹂

﹁雙
郁
雙
烈
？
﹂
我
立
時
一
愣
。
﹁什
麼
冬
冬
這
麼
拗

口
？
﹂朋

友
白
了
我
一
眼
，
一
臉
嚴
肅
地
說
：
﹁雙
郁
雙
烈
就

是
郁
曼
陀
和
郁
達
夫
兄
弟
﹂
。

郁
達
夫
是
烈
士
，
我
知
道
，
可
這
郁
曼
陀
我
卻
從
未
聽

聞
過
。
於
是
朋
友
為
我
講
述
郁
曼
陀
的
事
跡
。
一
九
三
三
年

，
郁
曼
陀
自
日
本
留
學
回
國
，
進
入
司
法
界
，
任
上
海
刑
庭

法
官
。
當
時
上
海
白
色
恐
怖
瀰
漫
，
他
經
常
營
救
一
些
左
翼

人
士
，
卻
嚴
厲
制
裁
日
寇
漢
奸
。
更
因
拒
絕
南
京
政
府
引
渡

左
翼
人
士
廖
承
志
，
而
遭
日
偽
特
務
連
開
三
槍
，
成
為
抗
日

戰
爭
司
法
界
殉
職
的
第
一
人
。
在
追
悼
會
上
，
郁
達
夫
從
新

加
坡
送
來
輓
聯
。
其
中
有
：
﹁節
見
窮
時
，
各
有
清
名
留
海
內
﹂
之
句
。

幾
年
後
的
一
九
四
五
年
，
郁
達
夫
也
在
蘇
門
答
臘
遭
日
本
憲
兵
殺
害
。

﹁各
有
清
名
留
海
內
﹂
之
言
竟
靈
驗
了
。

郁
曼
陀
不
僅
是
法
官
，
也
是
畫
家
、
詩
人
；
妻
子
陳
碧
岑
也
善
於
詩

賦
。
而
兒
子
郁
風
和
兒
媳
苗
子
都
是
著
名
藝
術
家
。
作
為
郁
達
夫
和
郁
曼

陀
雙
烈
的
家
屬
，
這
對
夫
婦
一
直
希
望
將
他
們
合
作
的
書
畫
，
連
同
父
母

、
叔
叔
的
墨
寶
、
書
信
、
文
稿
等
珍
貴
文
物
送
給
家
鄉
。
此
遺
志
終
於
達

成
—
—
富
陽
市
政
府
撥
款
把
郁
家
老
宅
改
建
為
﹁郁
風
苗
子
藝
術
館
﹂
。

今
天
的
富
春
江
畔
不
僅
有
﹁雙
烈
亭
﹂
，
老
宅
也
改
變
了
形
象
。
人
們
憶

念
先
烈
，
不
光
有
歷
史
的
魂
，
還
有
門
第
的
書
香
氣
息
。
而
我
也
知
道
富

春
江
在
哪
了
。
在
浙
江
省
富
陽
市
；
富
春
江
是
錢
塘
江
的
上
游
，
流
入
富

陽
則
曰
富
春
江
。

王安憶􀎠三囑􀎡 李北陵

﹁
吹
牛
﹂

的
代
價

汪
金
友

我為中國彩電當推銷員
李家忠

盤
子
地
衣

潘
新
日

《富春山居圖》及其他 李憶莙

我的一個同學去美國
打拚，夫妻兩個在紐約附
近的一個小城居住下來，
開了一個中餐館、一個洗
車行和一個理髮店。我們
常常聯繫，同學告訴我，
幾個門面的生意還都不錯

，每年總是會有上百萬美元的收入。
我一直很納悶，幾個項目都是小生意，而且

處在一個人口只有十多萬人的小城市，也就相當
於我們中國一個中等縣城的規模，能夠有上百萬
的進項，經營實在有道啊。

兩個月以前，同學攜妻帶子回來看望父母。
我們見面之後，我問他，在美國，生意那麼好做
嗎？

他笑着說，掙中國那些富二代們的錢罷了，
那些被父母送出去留學的富家子弟，沒有管理金
錢的概念，幾乎天天約朋友下館子，天天傍晚來
洗車，十天理一次髮。

我說，這能花多少錢呢？
多少錢？同學說，在我們那個小城，下一次

館子，如果四五個人的話，花費在三百美元。男
孩子理一次髮基本是五十美元。普通洗一次車大
概是六十美元。中國的留學生們，有自己的私家
車的是大多數，而且都是名車，不僅僅裝飾豪華
，平時的保養花費毫不在乎。

他告訴我，中國的家長把孩子送出去，根本
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國外做什麼。當然，有很多學生是刻苦攻
讀的，但是，確實是有很多孩子是驕奢淫逸的花花公子做派，
這些人的行為，很多時候讓那些富裕的美國子弟瞠目。

我們交流了很多。這個小城距離紐約很近，很多中國家長
在那裡買了房產，讓孩子在那裡居住。白天，城市裡人影稀少
，沒有什麼生意。但是，一到晚上，留學生們從紐約回到小城
，小城就熱鬧起來了，不論哪個門面，都是生意興隆。他之所
以趕在假期回來，就是因為假期裡，很多中國留學生，要麼回
國度假，要麼去周遊世界，小城裡沒有了留學生，幾乎所有的
行業生意都清淡了。所以，一到假期，很多商家也都關門歇
業。

對於這些留學生，他也有很多的擔心。有一個這樣的例子
。來自山東的一個留學生，據說父親是金融系統的一個高級官
員，孩子才十九歲，剛剛去美國半年，父親就給他在那裡買了
一輛平治轎車，買了一套房產。某天晚上九點多，孩子從紐約
開車回小城，因為喝酒了，車速又快，車子越過護欄栽倒在路
溝裡。當時路上車輛很少，又由於是單車事故，沒有被發現。
直到次日的清晨，當巡警發現了的時候，一切都晚了，他雖然
沒有被撞擊身亡，但是一整夜昏迷在路溝裡，大腦因為缺氧嚴
重癱瘓，成了植物人。

還有很多青年走上了吸毒的邪路。一些人就餐結束的時候
，洗車的時候，公開結伴吸食毒品，讓人十分擔憂。他們似乎
認為這是他們的時尚。其實，在美國，自來水是很方便的，有
很多地方就是公共的自助洗車點。但是，這些學生們絕對不去
自己洗車，那太丟份了，一定每天到洗車行來洗，至於洗車花
費幾十美元是沒有人考慮的。同學告訴我，來自中國大陸的富
家子弟們，他們所到之處，都給當地帶來巨大的商機，這已經
是外國人的共識。他們出手闊綽，花費大方，不論是否需要，
說買就買。他們中間的很多人，不是在學業上攀比，而是看誰
的車子豪華，看誰請客大方，看誰的父母官職高低。

在美國，據說在歐洲的一些國家也是如此，只要是中國留
學生聚集的地方，就一定會誕生一條繁華的商業街道，就會救
活當地無數的商家。

中
國
富
家
子
弟

魯
先
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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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年
畢
業
於
北
京
大
學
的
柳
存
仁
（
一
九
一
七
至
二

○
○
九
）
博
士
，
晚
年
定
居
澳
洲
，
是
世
界
著
名
的
學
者

，
專
研
中
國
舊
小
說
及
道
教
。
其
實
他
讀
中
學
時
已
開
始

創
作
，
經
常
投
稿
到
《
論
語
》
和
《
人
間
世
》
，
抗
戰
時

期
已
出
過
散
文
集
《
西
星
集
》
（
上
海
宇
宙
風
社
，
一
九

四
○
）
、
《
懷
鄉
記
》
（
署
名
柳
雨
生
，
上
海
太
平
書
局

，
一
九
四
四
）
和
小
說
《
撻
妻
記
》
（
署
名
柳
雨
生
，
上

海
雜
誌
社
，
一
九
四
四
）
。

柳
存
仁
一
九
四
六
年
到
香
港
，
曾
任
教
於
皇
仁
書
院
和
羅
富
國
師
範
學
校

，
居
港
多
年
，
寫
過
不
少
劇
本
，
也
出
了
不
少
書
，
其
中
我
比
較
喜
歡
的
，
是

如
今
大
家
見
到
的
《
人
物
譚
》
（
香
港
大
公
書
局
，
一
九
五
二
）
。

顧
名
思
義
，
《
人
物
譚
》
是
本
寫
﹁人
﹂
的
書
。
寫
人
物
，
當
然
要
寫
自

己
有
興
趣
，
知
道
較
深
入
的
人
，
才
能
駕
輕
就
熟
發
揮
自
如
，
而
讀
者
也
可
以

憑
此
知
道
寫
作
人
肚
內
的
墨
水
及
其
研
讀
方
向
。
柳
存
仁
的
《
人
物
譚
》
中
收

文
三
十
多
篇
，
所
談
人
物
有
全
人
皆
知
的
耶
穌
、
釋
迦
，
近
現
代
作
家
魯
迅
、

章
太
炎
、
蕭
伯
納
，
古
代
的
宰
相
、
太
監
，
藝
術
家
楊
小
樓
…
…
均
入
其
筆
下

。
柳
存
仁
在
序
中
說
他
是
研
究
歷
史
的
，
因
此
，
在
談
人
物
時
，
少
不
免
也
談

了
制
度
、
風
俗
，
旁
及

零
星
的
考
證
，
這
可
見

作
者
學
問
之
博
，
也
正

是
其
功
力
的
所
在
。

正
版
《
人
物
譚
》

已
面
世
六
十
年
，
難
得

一
見
，
不
過
，
此
書
一

九
七
○
年
代
有
翻
印
本

，
圖
書
館
中
或
仍
可
見

，
不
宜
錯
失
！

柳
存
仁
的
《
人
物
譚
》

許
定
銘

飛
流
直
下
（
攝
於
新
界
）

丁

建


